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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动
情处。

多 年 了 ， 我 一 直 故 作 坚 强 ，
佯 装 出 一 副 快 乐 、 阳 光 的 模 样 。
好多次，我或悲或喜，泪流满面
哽 咽 难 忍 ， 却 始 终 不 敢 哭 出 声
来。我不能让儿女看到我哭泣的
样子，我怕他们心里难受，继而
又加重了我的难过。可当 2024 年
高 考 一 本 分 数 线 公 布 的 那 一 刻 ，
我再也忍不住情感的释放。儿子
的成绩不是很拔尖，但已高过一
本分数线 58 分。刹那间，我泪如
雨下，渐渐地泣不成声。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
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八年前，一
场家庭变故，我的四口之家成了三
口家庭，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相
依为命，原本的幸福打了折扣。那
时候，女儿正读初中毕业班，儿子
才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接送孩子成
了我最大的任务。初中和小学作
息 时 间 不 同 步 ，一 日 三 次 往 返 六

趟，既要照顾孩子衣食起居，给孩
子辅导作业，还不想耽误工作，生
活的忙碌、人生的艰辛可想而知。

孩 子 是 母 亲 身 上 掉 下 的 肉 ，
也是父亲心头的宝。女儿高三那
年，学校开展成人礼仪活动，要
求 家 长 与 孩 子 一 起 互 动 。 不 巧 ，
儿子的班级也要开家长会。当我
正 在 参 加 女 儿 的 成 人 礼 仪 活 动
时，儿子用老师的手机给我打了
一 个 电 话 ， 说 ：“ 爸 ， 你 到 哪 里
了？全班就差你一个家长了。”我
告诉他：“姐姐的学校搞活动，我
在这里呢，稍等一会儿就过去。”
电话里，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
了一句：“哦，知道了。”然后便
挂了电话。作为一个父亲，一想
到别人的孩子都有父母陪伴，唯
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亲人相伴的时
候，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俗 话 说 ，家 里 没 有 女 人 不 是
家。回想半生，一路跌撞，几多艰
辛。这些年来，也曾有好心人给我

介绍另一半，但一听说我带着两个
孩子且有一个是男孩的时候，都望
而却步，总觉得儿女是我的“拖油
瓶”。好在我的孩子都比较懂事，
足以安慰我的心情。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常常会
因微小细节而动情流泪。儿子上高
一的那年开始住校，校园里用餐等
日常生活均为刷卡消费，是从我的
微信账户上划走的。但他深知家境
不好，每次消费最多不过 10 元。有
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买
一套学习资料，需刷卡 30 元。我说
刷就刷吧，怎么还专门打个电话？
儿子说：“从没有在学校消费过这
么多钱，怕你担心我乱花钱，所以
提前给你说一声。”一句话，让我瞬
间泪崩。女儿考上大学后，我打算
把她原来那些穿不成的旧衣服扔
掉。女儿说，扔了怪可惜的，都是你
的血汗钱呀，还是送给亲戚朋友家
里的那些小妹妹吧！那一刻，我为
女儿的懂事湿润了眼眶。

一个家庭奋斗的最大动力就
是孩子，孩子的成长常常左右着
父母的心情。以前，儿子每次在
外 面 吃 饭 ， 微 信 给 他 转 账 就 行 。
近些年，他会问：“爸，你吃啥？
我给你带饭。”远在外地求学的女
儿 也 常 常 会 给 我 打 电 话 、 发 微
信，嘘寒问暖。这一条条细微的
变化、一个个微小的举动，是儿
女长大的标志，也是我心中缓缓
流淌的感动，因为他们渐渐懂得
了父亲的艰辛与不易。

孩子是家长手中放飞的风筝，
飞得再高再远，也飞不出父母的心
心 念 念 。 如 今 ，女 儿 已 经 毕 业 工
作，儿子也走进了 211 重点学府，我
亦可稍作休息了。蓦然回首，儿女
成长的收获，虽然是他们自己努力
的印记，但那或深或浅的履痕里却
蓄满了我的泪滴。

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
母心。继续努力吧，我的儿女，爸
爸永远爱你们……

儿 女 成 长 的 履 痕 蓄 满 父 爱儿 女 成 长 的 履 痕 蓄 满 父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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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树的无私，它像一把雨伞，把
炎热留给了自己，清凉给予了他人；
爱树的大度，它接收来自天上的雨
水，阻挡江河的泛滥，给大地以湿
润；爱树的负重，它把甜、酸的果实
留给后人，自己身上留下累累疤痕。

新绛列入一级“古树名录”的达
18个，今天，着重介绍其中的三株。

“五色槐”的前世今生

在峨嵋岭下，新绛县阳王镇苏
阳村稷王庙，生长着一棵高大粗壮
的千年古槐，至今仍枝繁叶茂，就像
一把绿色大伞根植于大地。此树被
当 地 林 业 部 门 列 为“ 一 级 古 树 名
木”，挂牌保护，是名副其实的“槐树
王”。林业局的同志遗憾地说：“你们
来迟了，早一些就能看到古槐树盛
开着黄、白、粉、绿、紫五色花。”

生长五色花的槐树，断然与众
不同。它老得出奇，树龄已有 2000
多年。透过历史的烟尘，脑子里立即
闪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他的

《岳阳楼记》以及后来徽宗误国、岳
飞抗金等一连串的故事。而这棵五
色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呢？一
棵树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站立
于眼前的这棵五色槐正在给我们静
静地诉说历史。

相传，“五色槐”是春秋战国时
期晋国武士鉏麑舍生取义、保护忠
良，头撞槐树脑浆所染而致。

相传公元前约 770 年，晋灵公
即位国君，昏庸无道、偏听谗言、滥
杀无辜、残害忠良。老相国赵盾多次
上殿劝谏，晋灵公不仅充耳不闻，反
而动怒，认为赵盾对自己不忠，于是
下令奸贼屠岸贾捏造罪名，指派武
士鉏麑刺杀赵盾。

这日，鉏麑三更携刀潜入相府府邸，只见正
房内灯火尚明，屋内摆设简朴，老相国赵盾穿戴
朴实，端坐桌前翻看竹简，操劳国事。鉏麑心中
深感疑惑。

四更后，夫人和丫鬟端来一盘馒头、野菜和
一碗小米粥，让老相国食用后上朝。赵盾食用时
发现菜中有肉末，便训斥道：“我一再告诫，百姓
生活仍然疾苦，相府不得奢华，饭菜更要从俭。”
躲在大槐树阴暗处的鉏麑看到、听到的实情与
屠岸贾所言真是天壤之别。鉏麑感动之余，方知
赵盾乃忠良、屠贼系奸恶。

于是，鉏麑进屋跪拜在赵盾面前，说：“老相
国，小人无知，罪该万死，若不是亲眼所见，差点
铸成大错。”相国不解问：“你是何人？又为何事
而来？”鉏麑说：“我是屠岸贾家中武士，屠贼派
我刺杀于您，望您多加小心，以防不测。”说完起
身告辞，在相国府外徘徊。

天亮后，鉏麑来到大槐树下，又陷入深思，
思忖良久，心想回去也无法复命，定遭奸人加
害，于是便以头撞树，顿时脑浆飞溅一命呜呼。
这株槐树深为鉏麑精神所动，从此岁岁年年，每
瓣花蕊开出黄、白、粉、绿、紫五色鲜花，成为天
下奇观。

2006 年香港《商务旅游》杂志配图咏诗以
记之：鉏麑触槐壮古今，不作庸奴害忠臣，侠肝
义胆人称羡，槐开五色显精神。

2000 多年来，五色槐深受人们喜爱，把它
当作心中的命根子，一代一代保护着，并为它制
定乡规民约，确保五色槐健康、茁壮生长。

新绛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张荣伟是后苏阳
村的常客。在他看来，守护古树常青，群众参与
是基础，科学知识是保障。林业局对古树进行了
科学研究和有效保护，并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古
树树龄。“准确掌握情况，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
调整保护方案。”张荣伟说。施肥复壮、改良土
壤、安装防雷装置……林业工作者精心呵护古
树，也将树木保护的专业知识传授给村民。

前年 4 月，古树树叶突然大量脱落，乡亲们
很担心。“大伙儿找来无人机航拍，发现树顶抽
出了嫩绿的新叶。”林业局刘文波又赶紧邀请专
家实地“诊断”，得知这是树木生长中的正常现
象，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王村古柏默默注视汾河变迁

在古交镇汾河岸畔的王村，我们听到晋国
时期古柏立碑祭贤良的故事。

王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因此地以产
鲜桃闻名，俗称桃儿王村。村东南有一块保存完
好的石碑，由绛州人李翀霄于康熙年间立石，碑
前有一棵栽植于晋代的古柏树，距今已有上千
年历史。古柏像一个和蔼的老人正俯瞰大地，似
有所言。它看过了改朝换代，看过了沧海桑田，
看尽了滚滚红尘。这棵树大概是因为怕水患，树
根超出地面近两米。

2021 年 10 月 7 日，人们还在享受国庆节带

来的欢乐，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
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扰乱了
人们的生活。地处汾河岸畔的王
村也遭到洪水袭扰，洪水淹没良
田，进入民房，也包围了古柏。时
不我待，一连三天，村民以担当的
精 神 守 在 古 柏 、石 碑 旁 ，扎 起 围
栏，村民说：“三株古柏只剩下这
一株了，不能让这株古柏有半点
闪 失 。”最 终 ，古 柏 、石 碑 完 好 无
缺。

原来，古柏有着一段令人心
酸的故事。

据传，公元前约 760 年，晋成
公驾崩，太子晋景公即位后，为分
散、削弱赵氏一族的势力，下旨派
赵盾同父异母的弟弟赵婴齐离开
晋国都城到数十里外的王村治理
汾河。

赵氏家族位高权重数十载，
虽勤于国政，但因其长期控制朝
政，使得晋景公有意结束大权旁
落的局面，彻底改变晋国政治格
局，故提拔屠岸贾为司寇，负责刑
狱、纠察等事务，重新审查晋灵公
被杀事件。

于是，屠岸贾以杀害晋灵公
为突破口，制造政治舆论，迅速追
查凶手，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带
领将士数百人在下宫杀死赵朔、
赵同等赵家男女老幼 300 余口。为
斩草除根，他派亲信将赵婴齐杀
死在汾河岸边的王村。

晋 景 公 虽 然 丧 心 病 狂 ，但 也
未能六亲不认，赵氏被灭门之时，
晋景公为赵朔妻子、自己姑妈庄
姬公主留了一条生路，日后便生
下 鼎 鼎 大 名 的 赵 氏 孤 儿 —— 赵
武。

王村及附近百姓感念赵家世
代忠良，赵婴齐为民除水患、兴水
利、治汾河，便在赵婴齐被杀害的

地方栽植三棵柏树，以期年年祭祀。
康熙十五年，绛州王村人李翀霄任江西布

政使，回乡省亲之时，为纪念赵氏忠良、报答父
母养育恩德，特在柏树前敬立石碑。

可惜，这三棵古柏中的两棵被大火焚毁，幸
存的一棵在当地百姓的全力保护下得以存活。
古柏虽经千年风雨洗礼，依然伟岸挺拔、生气勃
勃。

“母女”皂荚树的家国情怀

来到地处汾河岸畔的店头村，站在枝叶茂
盛、树冠庞大的树下，人显得更渺小了。这树相
传有 800 多年历史，被当地人誉为“母女”皂荚
树，树干需要 3 人合抱，有 4 层楼那么高。它傲然
屹立、默默无闻地扼守在村子中央，和它周围的
舞台、广场、池泊、村委会、商店等，一起构成了
这个村子的中心地带。

这棵“母女”皂荚树，从下盘根错节，犹如一
对母女，紧紧怀抱。“母女”皂荚树，浑身的树皮
已龟裂成手掌大的碎片，贴着树身拼接成不规
则的网状。每块裂片就像春天犁沟里翻起而又
被晒干的泥巴，炸尾翘角，七棱八瓣，摸上去生
硬。而树纹也如犁沟之深，小臂可以轻松地嵌
入。

每年这棵树都会结出满满的皂荚，在浓密
的绿叶间探出头来。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树上的
皂荚，使人陷入了儿时的回忆。那时人们洗衣多
不用肥皂，洗衣时把皂荚杂碎，与衣服一起搓
揉。

一棵树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站在我面
前的这棵“母女”皂荚树，正在给我们静静地诉
说历史。

树木老了就成了神树。它一柱擎天，绿荫盖
地，村人真把它作为神来敬，一到重大节日，就
在树上挂红布条、对树许愿等。树就像一位老
人，注目着历史沧桑，观看着村里的变迁。

听老辈人讲，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侵略者
占领了县城，常常到村里袭扰，烧杀抢掠，无恶
不作。一次，有十余名妇女儿童遭到残害。当时
担任民兵队长的陈队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
想如果在“母子”皂荚树上挂一口钟，在日寇来
之前敲响钟，乡亲就能及时撤离。于是陈队长便
从城里铸造了一口钟，挂在树上，向乡亲们说了
撤离村的钟声号令。一次，一队敌军进村前，我
地下工作者事先得到情报，敲响了警钟，敌军赶
到村里空荡荡不见一人，朝天放空枪。

之后，敌军又有几次扑空，便恼羞成怒，遍
寻机会报复。一次，一敌人对准“母女”皂荚树上
的钟崩崩打了两枪，谁知那钟突然从树上掉下
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敌人头上，登时便头破
血流、命丧黄泉了。村民听说这事后，欢欣鼓舞，
都说这是“母女”皂荚树勾了“鬼子的魂”。

“母女”皂荚树是救命树，皂荚树上的钟
是给“鬼子”敲的丧命钟的传奇说法在当地不
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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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炽热的夏季，秋天如期而
至。金色的秋天，流金的岁月。人们
怀着喜悦的心情秋游赏秋，去北京
看香山红叶，到内蒙古看草原绿染
黄红，在南方喜看稻菽千重浪水天
一色。每年的秋天，我都要返回故
乡，在田野里徜徉、赏秋。

故乡的田野，斑斓的秋色。一
块田有一块田的风景，一畦菜有一
畦菜的风景，一园果树有一园果树
的风景，一行树有一行树的风景，
一季有一季的味道。不论走到哪
里，哪里都是最美的醉人秋景。游
人用眼看风景，农人用心去耕秋。

清晨，行走在家乡的田野，这
里是回茬玉米的领地，连块成片。
叶尖发黄的棵棵玉米，高大魁梧，
超我好大一截，直挺挺的玉米棒
子，壮实地长在植株腰间，像战士
紧握的钢枪，守卫着田野的安宁。
晋南农民种地，一年两茬。小麦熟
了种玉米，玉米收割后再种冬小
麦。庄稼是农人的宝，金秋季节，盼
的就是有个好收成。

再看谷地里的谷穗，沉甸甸压
弯了腰，好像粗壮的狼尾巴，又像
是在为扶持养育它的黄土地鞠躬
敬礼，表达感恩之情。在微微秋风
的吹拂下，形成后浪推前浪的滚滚
谷浪，奏响一曲秋的音符，嘹亮的
秋之歌。看着这醉人的丰收景象，
我不由心潮澎湃，这是勤劳的农民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动
结果。

前面是行行柿树。霜降了，柿
叶变换了昔日的模样，绿叶变黄
叶，黄叶成红叶。每一片厚敦的柿
叶，历经狂风暴雨的洗礼、低温酷
热的考验，从小芽的春暖走到凉爽
的秋日，变成火焰一般的红叶，又
在瑟瑟秋风下，打着旋儿，舞向大
地，叶落归根，向大地母亲倾诉一
生的故事。落叶虽逝，不是在孕育
明春的生机吗？那红红的柿子，像
灯笼，高高在上，红彤彤，照红一片

田野。一双喜鹊，喳喳喳飞落树上，
贪婪地寻觅软柿，先尝为快，吃饱
了，喳喳喳飞向远方，把丰收的喜
讯传颂天下。

不知不觉来到老同学王玉昆
的科技苹果园。王玉昆是我中专同
学，毕业后分配到稷山果树场工
作，后提升为场长，是农业系统最
早的高级农艺师，退休后痴心不
改，在村里承包土地，栽植苹果树，
搞起科技苹果园，带动多户果农致
富。他的果园，清一色新品种，果子
不愁销，上海、北京等地客商纷纷
提前订货。走进果园，色泽鲜艳的
大苹果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那红
红的富士，还有那叫不上名的新品
种，色泽鲜艳，个儿大，镶满果霜，
挂在树上，一枝枝、一簇簇压弯了
枝干。果香弥漫，使人倍感精神挀
奋、心旷神怡。老同学娓娓道来，向
我介绍他培育新品种的细心与艰
辛，不小心误了哪个环节都可能导
致前功尽弃。我佩服老同学的执着
和持之以恒。一个夕阳老人，一个
心脏搭桥的心脏病患者，依然心怀
壮志，初心不改。我油然而生敬意，
科学的力量，是园林之秋的动力。

从玉昆的科技苹果园出来，来
到我的小菜园。小小葱秧，尖尖的
头顶着晶莹的露珠，一闪一闪。嫩
绿的蒜苗已长出五六片长长的绿
叶，绿叶上的夜霜渐渐融化。幼嫩
的蒜苗已开始接受霜冷的磨炼，还
有那绿色菠菜、香菜，向四周伸展，
好像初开的朵朵绿花。小小菜园的
菜们，为冬的到来上好基础课。冬
天就要来了，春天还远吗？诚然，在
秋的季节，收获是主基调，还有绿
色生机，那是在为来年播种希望。

流金的庄稼流金的岁月。田野
里赏秋，处处皆风景。勤劳的双手
换来瓜果飘香粮满仓。一年一度，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拥抱这最美
秋景，怀揣梦想，聚力来年的又一
秋之胜景。

田野里赏秋
■■韩喜申韩喜申

母亲在我的老单元楼住了半
年多，前几天回弟弟家住了。近日
我思绪万千，总想写点什么。

沉吟片刻，我还是写下了这个
题 目 ：母 亲 回 去 了 。 依 照 本 地 方
言，念“回去（qia）”，原拟题目《母亲
回家了》，但一想，母亲的家在哪儿
呢 ？ 是 她 住 了 半 辈 子 的 老 院 子
吗？现已空置多年，无人居住了，
近几年，我们兄弟轮流赡养八旬老
母，儿子的家就是母亲的家，她有
四个家。

母亲回去前，我忙乎了两三
天 ， 须 提 前 准 备 母 亲 的 常 用 药
品 ， 我 得 写 个 单 子 去 医 院 买 药 ，
有六七种之多；母亲的手机出故
障 了 ， 音 量 偏 小 ， 我 上 街 去 修
理 ； 特 意 兑 换 了 一 百 元 零 花 钱 ，
十元面额的，母亲花着方便，也
不敢多给，怕她健忘；又去集市
买 了 御 寒 的 棉 鞋 、 棉 袜 和 帽 子 。
平 素 ， 母 亲 不 愿 与 我 一 块 买 东
西，说是我在旁边，就把价格砍
不下来了。我索性一言不发，笑
看母亲和商家讨价还价，直到拍
板成交，我扫码付款，提货走人。

回去前，还给母亲了却了一桩

心 事 ，右 侧 下 牙 床 装 了 五 颗 烤 瓷
牙。母亲的大半牙齿都已光荣下
岗了，平时吃东西当然费劲，她一
直凑合着，说能将就，不要紧。其
实我知道，母亲是怕花钱，不想让
儿 子 们 破 费 ，总 说 她 这 么 大 年 纪
了 ，还 能 活 几 天 ，花 那 钱 干 什 么 。
后来，我情急智生，对母亲说：“你
孙子给您发红包了，专门让您装牙
呢，您辛辛苦苦把他照看大，花他
点钱算什么。”母亲听闻此言，呵呵
笑了，苍老多皱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半年多了，母亲第一次笑
得那么开心。

母亲回去前几天，我忽略了一
件事，忘了给她买煎饼。母亲最喜
欢 吃 煎 饼 ，说 是 蘸 着 蒜 汁 尤 其 好
吃。我隔三岔五去医院附近小摊
上买，摊主都和我熟络了。母亲的
主食主要是馒头，我反复开导，不
能光吃馍，要多吃菜，多喝汤，加强
营养。没办法，我只好专门买那些
地 地 道 道 的 手 工 馍 ，入 口 筋 道 耐
嚼。后来我也想通了，这毕竟是母
亲大半辈子的生活习惯了，积习难
改，就依着她吧。

今天我又回到老单元楼，人去

屋空，心里五味杂陈。半年来，我
已经习惯了与母亲的互动，推开家
门，母亲时常坐在躺椅上看电视，
我叫一声妈，她扭头一看：嗷，你回
来啦。

我每次从食堂打饭回来，母亲
会 问 ，今 天 什 么 饭 ，臊 子 面 、水 浆
饭，还是米饭？晚上临睡前，母子
俩各在卧室里看手机，有时我不得
不提醒：妈，不看了，睡吧。每天早
上七点许，我一定会喊叫几遍：妈，
您起来了吗？听到母亲回应，我才
放心离去。有时出去办事，时间久
了，母亲一人在家不放心，我赶紧
打个电话，随便聊上几句，就心里
踏实了。

我和母亲一块送走暮春，迎来
炎夏，告别深秋，半年多时间转瞬
即逝。母亲在的时候，室内总觉得
暖暖的，有家的氛围与气息，温馨
而又惬意，母亲回去了，顿时便觉
得家里冷冰冰的，空荡荡的，一时
不 能 适 应 ，无 所 适 从 。 家 里 太 静
了 ，听 不 到 电 视 声 响 和 手 机 抖 音
了，只听见钟表走动的嘀嗒声。环
顾室内，我在内心默默念叨：母亲
回去了，回去了，我在客厅内伫立

着，心头涌出莫名感伤。
母 亲 回 去 了 ，反 思 和 自 省 之

余，近日我时常陷入懊悔和自责之
中。

在别人眼里，我也算个孝顺儿
子，不止一次有人当面给我点赞。
其实平心而论，我做得并不好，我
没有给母亲洗过衣服、洗过头，都
是她老人家亲力亲为。有时母亲
絮絮叨叨，还觉有点心烦，索性不
吭声，佯装没听见。现在我扪心自
问，汗颜无地，我为什么要烦老母
亲，且不说她供我读书，成家立业，
那一年，我的儿子半岁到一岁，由
我和母亲轮流照看，母亲早上从老
家搭车来县城，晚上再回去，来回
百余里。儿子一岁生日后，就送回
老家由父母亲照看，母亲除了料理
家务，还要精心照看孙儿，其辛苦
劳累难以想象，可母亲从来没有抱
怨过一句。

这半年时间，我很少陪母亲聊
天，她只能靠看电视和看手机打发
时间，间或下楼去和大院内的老太
太们聊天扯闲。想来不可思议，母
子俩半个多世纪，我似乎和母亲没
什么共同语言，平素只关心她的衣
食住行、吃喝穿戴，忽略了母亲的
精神需求，其实她更需要陪伴，我
应该多与母亲交流，倾听老人家的
心声，让她多开心地笑一笑。

母亲回去了，才几天工夫，我
就想她了。明天我就回去，陪母亲
聊上一整天。

母 亲 回 去 了母 亲 回 去 了
李恩虎李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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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雀楼鹳雀楼 堂前燕堂前燕 （（国画国画））
宋永胜宋永胜 作作

老态龙钟的枣树
根植墙角几十年
它不挪半步
不离故园
龟裂的树身
如同奶奶满脸皱纹
秋风 却早早撵走
奶奶的小脚

枣红如烈焰
温暖着浓稠的亲情
温暖着烟火味的故园

斑驳的流年
在老枣树下捡不完
枣刺 如针
扎破的 却不仅仅是
秋风

老戏台

搭起记忆的老戏台
旧事是老旦
趔趄的时光
依旧在唱念做打
在自己的故事中

做一名忠实的观众
洗练着剧情

荒草湮膝
挤窄了思念
等待的路口
守望多年
往事成前尘
徘徊在枝头上的鸟鸣
唤不回春天的故事

每夜
月光拉开思念的帷幕
上演斑斓的往事
月光缕缕
缕缕拂心
月光缕缕
缕缕梦颖

老 枣 树（外一首）
■■晓 寒


